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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东方主春、主木，故曰青。古“九州”之一的青州，因
其东北据海，西南望岱，地处渤海与泰山之间，素有“海岱
惟青州”之说，亦有“海岱明珠”的美誉。我的家乡就是山
东青州，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一处烟火人间、温
暖肆意的炽热故土。
  记忆里的青州，诗意而温婉。范公亭前的牡丹、顺河楼
旁的垂柳、云门洞里的雾霭、魁星楼头的钩月，在岁月里纷
纷沉淀成一种固执的思念，都是我无数次梦到的场景。犹记
儿时，每次上学、放学，都会绕道去踩一踩古城遍布“皱
纹”的青石板路，周末会约着玩伴去李清照故居嬉戏，或在
范公亭公园的草地上追逐打闹，要么就一路攀爬云门山到
“人无寸高”的大“寿”字下，再就是到有“小大博物馆”
之称的青州博物馆来一场时空对话……这座古城，就像一尊
拈花微笑的文物，穿越了金戈铁马，淡漠了朝代更迭，一直
保持着自有的低调与安静，却无法遮住深深的魅力。
  长大后，离青赴京，先是求学，后是工作，忙起来连着
几年不能返乡，但对青州的眷恋与日俱增。后来，我慢慢意
识到深爱着青州，不是因为她的繁华、她的辽阔，只因我生
于斯长于斯，浸染着她的灵气，接纳着她的大气，浩荡着她
的正气，鼓舞着她的底气，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便是
这般。
  思绪随返乡的列车缓缓刹住，“青州市站”四个大字映
入眼帘，心情蓦地跳跃起来，久违了，我的家乡！
  出租车载上我，横穿古城那段颠簸却古朴厚重的石板
路，途经人潮熙攘的范公亭和博物馆，跨过碧波荡漾岸柳扶
风的南阳河，记忆里一条条原本通畅宽阔的道路，如今竟因
车水马龙人流如织显得局促起来。堵车之余，出租车师傅便
同我聊天消遣，他说：“现在咱青州不一样啦，疫情结束后
旅游业复苏，宣传力度越来越大，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大街
小巷都是过来玩的外地人！我从早到晚是一住不住，虽然有
点累，但心里真恣！”
  感受着师傅的心情，我把目光投向窗外，前后拥堵着的
车辆大都挂着外地车牌，远望去古城的街巷里烟火升腾、
人山人海。“以前老青州有南楼夜雨、驼铃千寻、花林野
趣等十大景，现在可远远不止这些啦！古城、云门山、驼
山、博物馆、井塘古村、黄花溪这些景点都得提前预约才
行，咱们青州可是又火起来了！”师傅的话语中透露着
骄傲，让我不禁想到“文化自信”这个词，内心也不自
觉地小开心了一把。苏辙对青州曾有诗云：信美东方第
一州。这，也许才是对青州最好的诠释吧！
  假期忙忙碌碌，虽然短暂，却无比开心。我开心
于家乡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古城的历史人文被越来
越多的人欣赏，青州旅游业发展得越来越迅速，青
州人民的自豪感越来越强，“千年古城新崛起”的
底气和力量越来越足。当然，也开心于自己的儿时
记忆如今可以与游人共享，大家可以在感受古城
文化的同时，把她潜移默化地传承下去，然后慢
慢生长起来。
  一次匆匆往返，却让我有更充分的理由相
信：青州长青，古城不老。“海岱明珠”这个
极具年代感的称谓，应该一直一直用下去，
历久弥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绽放她
璀璨的光芒。

家乡的扁豆
            □陈希太

永远的“海岱明珠”
       □郭书辰

  毛大姐家的菜园里种有很多蔬菜，秋日，每一种都郁郁葱
葱的，但我对高架上的扁豆情有独钟，紫色的扁豆花在凉风中
舞动，显得楚楚动人。这让我又想起了家乡的扁豆，那是几十
年前的记忆了。
  我小时候常住姥姥家。姥姥家的小菜园里，每年春天都会
种一畦扁豆，姥姥、舅舅爱吃，我也爱吃。那时候舅舅还未长
大成人，种扁豆的活都是俺娘干。把土松好、浇好水，把一粒
一粒的扁豆籽用手指按入湿漉漉的黑色泥土里。扁豆籽是早几
天用温水泡好的，待到将要发芽时才拿去种，这样种下的扁豆
成活率高，出土快，不几天就都拱出了芽。
  春天越来越暖，扁豆的茎叶也越爬越高，神奇地开出了蝴
蝶形的紫色花，在春风里生动地开放，就像活灵活现的紫蝴
蝶。这时候蜜蜂来了，它们一授粉，就会长出如玄月般的扁豆
了，蝴蝶也飞来凑热闹，像在与扁豆花比美似的。
  到了盛夏，密密麻麻的扁豆藤蔓爬满了整个扁豆架，花蕾
也挺立在最顶端摇曳。扁豆既已成型，过半个月就可以采摘下
锅，上餐桌了。
  扁豆的味道，我百吃不厌。幼嫩的扁豆舍不得摘，只有到
了不老不嫩的“青春期”，扁豆角长得丰满圆润，才小心摘
下，放进准备好的篮子里。采摘完毕，快乐的心情已经盛满竹
篮，我的任务就是挎着装满愉悦和丰收的竹篮跟着姥姥回家。
  炒扁豆是姥姥的拿手菜，其刀工无人能及。把扁豆切成细
丝，佐以花椒、姜丝，少量的酱油，先大火，后慢火收汁。炒
扁豆必须炒熟炒烂，才香才糯，入口带有一丝甜味和一丝苦
涩，但口感好极了。
  长大后因求学工作，我去过好多地方，也吃过不少扁豆，
味道各有所长。但家乡的扁豆，特别是童年的老味道，无法超
越。每次想起家乡的扁豆，我就想起那在枝头盛开的蝴蝶般的
紫色花朵，迎着春露、迎着夏雨，迎着秋风，尽情开放。

在竹子里“种”乡愁
            □赵自力

　　这几天，父亲有空就给我发些老家的照片，比如小鸡破壳
了，嫁接的果树开花了，每一张照片，都拨动着我思乡的
心弦。
　　“猜猜这是什么？”一天，父亲又发来一张照片：一片土地上
有个地方隆起，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冒出来。“嘿嘿，看不出吧？这
是竹笋，个头非常大。”见我一时没猜出来，父亲兴奋地说，“我跑
到林场去挖的竹根，今年总算出笋了”。
　　以前，竹子在老家很普遍。小时候，小孩子们有空就往竹
林里钻，爬竹竿，掏鸟蛋，玩得不亦乐乎。后来到处建房子，
就把竹林毁了，竹子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父亲提到竹笋，
一下勾起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于是周末，我带着孩子回了一
趟老家。
  还没下车，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喊我去看竹笋。屋后是块荒
地，父亲用篱笆围了起来，粗看没什么，细看真有不少竹笋。
我禁不住摸摸那竹笋，尖尖的嘴，还有许多“胡须”，胖嘟嘟
的样子实在可爱。“这么胖的竹笋，肯定好吃。”孩子调皮地
说。“嘿，那可不行。”父亲连忙说，“等以后成林了，你要
吃竹笋，爷爷让你吃个够。”我们都笑了，看着那些刚钻出土
的竹笋，仿佛眼前已是一片竹林。
　　“过去砍树，现在栽树。”父亲和我聊了起来，“现在日
子好了，但总觉得还差点什么，大家就想到‘种’风景。”原
来如此，怪不得回家途中有人在田埂上种树呢。“以前村里的
竹子又多又大，十里八乡都羡慕。”父亲接着说，“你们小时
候常常钻进竹林里玩，那是你们的乐园。后来竹林毁了，现在
想起来多么可惜。”父亲说，他就想着去种竹子，竹林成片
了，孩子们又可以钻进去耍了，同时也成了风景。
　　父亲在老家种竹子，慢慢“长”出乡愁来。从此，承载乡
愁记忆的竹子，也“长”在我们心里。


